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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镜自鉴及彼此打量
——论画像与南宋道学家的自我认知及道统传承的确立

顾歆艺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宋代人物画像颇为兴盛，存留的画像赞文献也十分丰富。在此氛围中，以朱熹为代表

的南宋道学家自觉运用画像这一艺术形式，并且字斟句酌地撰写包括自赞在内的画像赞，他们反

躬自问，深化自我认知，同时又通过彼此打量而加强对道学群体的整体认同感。更为重要的是，他

们充分意识到配以画像赞的人物画像所具有的宣传感化作用，推而广之，使得儒家思想及道统传

承观念借由艺术形式而深入人心。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家推崇的画像和所撰画像赞还

体现了他们对道学谱系的思考，并展现了关于“圣贤气象”的范本。图像与思想史的关系，值得我

们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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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思想的关系，或日对图像予以思辨的、人文的、历史的解读，近年来越来越为中国艺术

史研究及思想史研究的中外学者所重视。研究者有着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进路，他们互

相借鉴，殊途同归，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①然而，尽管目前艺术史研究的边

界和学科特色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思想史研究中对图像的重视还远远不够②，但人们强

调和研究的对象均为现今可见的图像，包括传世的图画、器物、造像、地图以及出土文物、墓葬图

式等，却是共同之处。诚然，对这些丰富的图像资料的解读足以产生新鲜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由

于载体的不同，图像资料的存世较之文字文献资料的传世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便提醒我们，就某类图像在历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而言，我们除了研究存世实物之外，恐怕也

要到浩瀚的古代文献中去寻觅、钩沉、辨析、归纳相关文字资料，深入解读其全面而真实的思想史

意义。宋人画像便是此类存世不多而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本文将特别考察南宋时期人物画像

与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的自我认知、群体认同感之间的关系，揭示朱熹等人是如何通过画像这

种艺术形式、借助画像赞的撰写，在宋代道统确立及儒学演进过程中发挥画像隐性而重要的宣传

教育作用。

①参见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读2000年以来出般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著有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邓菲：《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

第1期。

②葛兆光先生就思想史研究中对图像的采用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文章，如《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

2000年第l期)、《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艺术与思想史丛

书”也体现了这方面的思考。

翻
万方数据



一、从朱熹画像谈起

朱熹著述宏富，思想影响深远，后世之人大概多少都能在自己心中勾勒出一个朱熹的形象

来。然而，真实的朱熹究竟是何等模样?有无可靠的朱熹画像资料存世?细究起来，却不是那么

简单，有一些通行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作为中国古代长期被顶礼膜拜的圣贤，朱熹并不缺少人们为他制造的画像和塑像。在这些

朱熹形象之中，有一种号称对镜写真的朱熹自画像特别引人注目。这类朱熹画像有碑刻形式，有

拓片形式；或为半身图像，或为全身图像。总体来说，形象大同小异，彼此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

系，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摹本。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由于广泛出现于通行的朱熹全集、年谱、传

记以及研究专著的明显位置上，因而为人们所熟悉和接纳。①如《朱子全书》卷首插图部分的首页

使用的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朱熹画像拓片，即所谓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此图由上方

文字和下方图像组成，抬头大字题日“朱文公自画像”：下方在一个大圆圈之内是朱熹的半身像，

恰似镜中之影。朱熹身体微向左侧，双手插入袖中，拱至胸前，含笑注视前方。其面部须发、皱纹

及右颊的七颗黑痣清晰可见。在题头和图像之间，有一段文字：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

言，奉前烈之遗矩，惟嗣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

以自警。②

这段文字的右上方有椭圆形印款“紫阳书堂”，左下方有两方篆字图章，一枚为“熹印”，饰以花

纹；另一枚为“晦翁”。此拓本无论图像还是文字均极为清晰，像是摹刻之后旋即拓印的。

此图并非孤立存在。出版于1981年的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首次披露了一幅“朱熹对镜

写真像”的碑刻拓片，标明“碑刻是一九七四年六月在建瓯城关豪栋街一个社员家中发现的”。

该书只分别截取了碑刻的朱熹图像和自警词两部分刊登出来，并非碑刻全貌。

说起这方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于福建建瓯的朱熹画像碑刻，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据高令印

《朱熹事迹考》介绍，建瓯的朱熹对镜自画像碑高1．2米，宽O．8米，是现存此类画像中最为完整

的一块碑刻，也是它的早期形态。③然而，此碑1974年发现于建瓯朱氏老宅后，1984年却因火灾

被毁，碎裂的碑块现由建瓯市博物馆保存。所幸原刻有拓片存世。1987年依所存原碑拓片重新

镌刻了新碑。

我们比较建瓯的朱熹对镜写真碑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朱文公自画像可以发现，除大致相同

的朱熹半身像和题词、印章外，建瓯碑还多了两部分文字。一是碑刻右边小楷所书：“文公生于宋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午时，卒于宁宗庆元六年庚申三月初九日午时，享年七十有一。历

仕四朝，官于外者九考，立朝仅四十六日，自少即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孜孜不知老之将至。发圣人

未发之精蕴，集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修身，安贫乐道，乐则行之，忧则达之。诚一代之大贤，享

千秋之俎豆欤。”再就是碑刻左下方所刻隶书：“家庙遗碑，数毁兵火后之重镌，皆失其旧，此文公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柬景南《朱子大传》、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高令印《朱熹事迹考》、陈荣捷《朱

子新探索》、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均采用了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可见此类画像的传播和影

响是多么广泛。

②标点为笔者所加。

③高令印：<朱熹事迹考》．E海：匕海人民出版社．19r78年，第306—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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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岁对镜写真也。威仪整肃，体备中和，谨依原本勾摹重镌，俾海内名宿景仰尊崇，俨然见先

贤当年之气象云。十六代孙玉百拜镌石。”镌刻碑石的朱熹第十六代孙朱玉曾于清雍正年间刊刻

过《朱子文集大全类编》，该书卷一的《自题画像》也有类似一段文字及朱熹画像，只不过说是“右

像乃文公六十岁自写真也”，与此碑所记朱熹年龄相差一岁。由此可以推断，建瓯朱熹自画像碑

石最早为清代前期之物。《朱子文集大全类编》的朱熹画像及朱玉识语被清王懋弦《朱熹年谱》

所采用，因而影响甚远。

那么，朱玉所刻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是否真有所本?当我们好奇地审视这幅画像时，不由得

在心中打了一连串问号。首先，古代文献特别是朱熹留存下来的丰富著述之中是否能找到可以

佐证的原始材料?其次，朱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果真也能作画吗?

查阅朱熹文集，我们发现他有一篇名日《书画象自警》的短文，“从容乎礼法之场⋯⋯”①。与

上述碑刻或拓片文字相比较，发现它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文集的“奉前烈之余矩”，碑文

为“奉前烈之遗矩”。最为关键的是，文集中并无碑文的“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

自警”之句，现存朱熹文集的各种版本都没有后面这些文字。就是说，碑刻所谓朱熹对镜写真并

亲笔题词之事是值得大大怀疑的，应是后人加上去的文字。文集题日《书画象自警》，只是朱熹就

自己的画像写下的自警之语，并没有说这画像是他自己画的。也就是说，所谓朱熹于某年某日的

对镜写真自画像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此外，认为朱熹具备绘画才能的看法也非常值得怀疑。存世文献中并无确切证据表明朱熹

能画②，特别是在朱熹本人著作及同时代人的撰著中，都未明确提及朱熹能作画。相反，倒是有不

少文献谈及朱熹需要借助画工或擅长绘画的弟子来为他作画，很多情况下朱熹是让他们按照自

己的意思去画的。如朱熹在家乡修建聚星亭纪念汉代的陈实，他多次致函友人巩仲至，请巩仲至

为他寻找合适的画工绘制相关史事。③朱熹信中说：“彼中亦有画手能以意作古人事迹否?此间

门前众人作一小亭，旧名‘聚星’。今欲于照壁上画陈太丘(陈实)见苟朗陵事，而无可属笔者，甚

以为挠。今录其事之本文去，幸试为寻访能画者，令作一草卷寄及为幸。”④最终是张姓和黄姓两

位画工出色地为朱熹完成了聚星亭绘画之事。⑤

认为朱熹能画或绘制了自画像的学者所引用的文献多是年代较晚的明清时期的资料，主要

有两条：一是晚明陈继儒之言：“朱紫阳画，深得吴道子笔法。”⑥一是清代《佩文斋书画谱》引《闽

画记》日：“文公亲传己像，刻于徽州。笔法衣褶，深得道子家数。今世尚有传本。”⑦这两条材料

内容上有相似之处，对它们的解读其实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所谓朱熹亲传的自己的画像是出自

本人之手还是出自他人之手，是不一定的。所谓“朱紫阳画”，我们既可以理解为朱熹的画作，也

可以理解为朱熹的画像。所以，最终我们依然无法由这两条材料断定朱熹能画或绘制了自己的

画像。说起有吴道子画风的朱熹画像，不由得使人想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朱熹半身

像。此画像无款印，只在右上方隶书题日“宋徽国朱文公遗像”，据说是清宫旧藏。画像线条流

畅，技法娴熟，像主朱熹庄严温厚，颇有风采。比起所谓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这幅画像的艺术水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

版社，2002年，第4005页。

②陈荣捷<朱子新探索>的‘画人朱熹)、《朱子画像》篇认为朱熹能够并且善于作画，但证据与结论联系不紧密，值得商榷。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答巩仲至》书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第3107—3113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4《答巩仲至》书十七，第3108页。

⑤《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赠画者张黄二生》，第3687页。

⑥[明]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三，《丛书集成初编>，第55页。

⑦[清]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一，页五十七，《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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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要高得多。不知明清人所见是否此幅朱熹画像?

事实上，朱熹生前是有过不少画像的，但都是他人所画。这些画像如今均不存于世了，但我

们还是能从文献资料中寻到蛛丝马迹。朱熹画像有的明确记载了绘画者，有的则语焉不详，后人

只能通过朱熹本人的撰述以及与他密切交往者的记录来考察这些画像的情况。

现今所知朱熹最早的一幅画像作于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这一年朱熹四十四岁。人到

中年，朱熹的思想和学术均渐趋成熟，他已深刻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紧迫，于是在画像上

写下铭文，表明自己坚持理想、修身自守、愈加奋进的决心：

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

铭文之前的序日：“乾道九年，岁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发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毕

此生而已，无他念也。福唐口口元为予写照，因铭其上，以自戒云。”①福唐县在福建的东南部，画

家“口口元”为朱熹写照画像，朱熹因而题铭其上，用以自我警戒和自我激励。虽然朱熹此时认为

自己已经“容发凋悴”，显出老态，但恐怕更多的是他自己的一种心理感受而不完全是事实，因为

当时他尚处壮年。

朱熹这种自我审视而怅然若失的心情，在暮年时节显得异常清晰和刻骨铭心。朱熹《文集》

卷九有一首诗，题日《南城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此因题其上庆元庚申二月八日沧州病叟朱熹

仲晦父》：

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篇。②

根据朱熹作于庆元二年丙辰(1196)的《建昌军南城县吴氏社仓记》一文记载，建昌军南城县的吴

氏兄弟吴伸和吴伦，在朱熹的带动和启发下建造社仓，惠及乡里。吴氏社仓之内建有藏书楼，朱

熹曾为之题写“书楼”两个大字。③陆游也谓此地“储书数千卷，会友朋，教子弟，其意甚美”④。

可见这里是一个地方乡绅所办的区域性教育文化活动中心。不仅如此，吴氏兄弟还擅长绘画，尤

其是绘制人物肖像画。他们为朱熹画像，也为其他人画像，如曾为周必大画过肖像。周必大有

《南城吴氏记予七十三岁之颜》、《东城吴伸兄弟写予真求赞》之文记载此事⑤。两文分别作于宁

宗庆元四年戊午(1198)和嘉泰壬戌二年(1202)，时间相距不远。

“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朱熹在吴氏兄弟十年前为他所画写真上题词时，对照

画像中的自己和如今镜中疾病缠身的自己，深感苍颜已老，余日无多。惆怅之余，他仍坚持信念，

笔耕不辍。朱熹此诗写于庆元庚申年(1200)二月八日，两个月后的三月九日⑥，朱熹辞世。

由庆元庚申年上推十年，正是本文前已提及的所谓朱熹对镜自画像上题署的绍熙元年

(1190)，这本是吴氏兄弟为朱熹画像的年代。然而，十年之后的庚申年朱熹对镜自鉴的举动，竞

被后人说成是十年前朱熹对镜而自我写真。至此，我们终于明白朱熹文集中没有而所谓自画像

碑刻上增加的“绍熙元年孟春良日，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的文字，恰恰是从“庆元庚申二月八

日”、“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等演变而来，从而知道所谓朱熹对镜写真自画像是如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写照铭》，第3995页。现存所有朱熹文集版本均作“口口元”，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这位画家的

准确姓名。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第541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第3814页。

④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一《吴氏书楼记》，页十一下，《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五，页四上、五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⑥该年有闰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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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附会的。说它附会，还因为显然的矛盾是，朱熹暮年再次把玩的这幅本人画像，清楚地注明是

“吴氏社仓书楼为余写真”，如何能够又解释为朱熹的自画像?所以“从容乎礼法之场”一段话只

是朱熹在别人为他所作画像上题写的自警之语。鉴于朱熹在吴氏社仓楼所画写真上题写了诗，

其《书画象自警》之语很可能不是写在吴氏所画肖像上，或许是题写在朱熹另外一幅画像上。

最使朱熹感到满意的画像出自画工郭拱辰之手。据朱熹《送郭拱辰序》一文可知，郭拱辰字

叔瞻，是一位传神写照的妙手，自他乡来从朱熹游学，曾为朱熹画过大小两幅肖像。郭拱辰画技

的高超绝妙之处在于他所画人物肖像不仅形似，而且极为传神，得到朱熹的特别赞誉。“世之传

神写照者，能稍得其形似，已得称为良工。今郭拱辰叔瞻乃能并为其精神意趣而尽得之，斯亦奇

矣”，“里中士夫数人欲观其能，或一写而肖，或稍稍损益，卒无不似，而风神气韵，妙得其天致”。①

郭拱辰为朱熹所作画像之传神，就连听说过而未见过朱熹的人都能根据画中人的精神气质而猜

想出是朱熹来，令朱熹赞叹不已。朱熹此序写于“淳熙元年(1174)九月庚子”郭拱辰因家事缘故

不得不离开朱熹之时，那一年朱熹四十五岁，想必最让朱熹满意的郭氏所作画像成于此前不久。

郭拱辰所作朱熹画像堪称绘画杰作，既获得像主朱熹的赞誉，也得到同时代人的好评，即便

是画家本人，也是颇为得意的。陈亮就曾因郭拱辰的请求，写有一篇《跋朱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

记述此事，称赞朱熹对绘画之事的精通以及对画家才能的赏识。②此外，南宋文人楼钥也写有一

篇《赠写照郭拱辰》，谓“三山郭君，登晦庵之门，而游戏丹青，挟写照以示予。若郑公尚书，晦庵

数公，展卷对之，如欲笑语”③。足见郭拱辰人物肖像画技艺之高超及所绘朱熹画像的影响。

朱熹生前所有画像均不存于世。其实，绘画作品的存世与否有着相当大的偶然性，既与画作

材料的保存易否有关，也与绘画技艺高超与否有关，还与画作内容和题材有关。尽管存世的中国

古代肖像画以明清时期为多且画技高超，但此种繁荣和兴盛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事实上，不

仅朱熹，两宋时期的士大夫普遍热衷于绘制个人画像，并形成一股潮流。

肖像画是历史悠久的人物画的一个类型，这一画种在古代有各种称谓，如写真、写照、写像、

写影、画像、传神、传写等，其独立成科有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肖像画固然是描绘人物的，但与

一般人物画相比，却有其特别之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物，

无论这人物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还是当今社会存在的，都有真可写、有像可肖，如历代帝王后

妃、功臣将相、祖宗先贤、文人高士等等。而神话传说、佛道宗教人物画即便是正面造像，也不能

称之为肖像画。肖像画与一般人物画的区别还在于它并无特定的主题，一般人物画往往描绘特

定场合、特定时间的人物形态，颇具故事性，而肖像画则会形神兼备地总结和揭示出像主的本质

特征，故往往包含一种价值判断在内。从构图上来看，肖像画着重描绘人的面部。人像可以是全

身的，也可以是半身的；面部可以是完全正向的，也可以是微微侧向的，但都以看清人物主要面部

特征为目的。此外，肖像画可以是无背景的，也可以将像主置于某种环境之中，但像主周围的一

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为了衬托或象征像主的精神状态，即景为人设。一般人物画中的人物却不一

定那么突出和端正，景色也不一定是为了衬托人物特征。

宋代肖像画虽然留存至今的不多，但根据文献记载，实际状况却是十分兴盛，且与前代相比

具有某些突出特点：

(1)宋代肖像画的发达在画史上有所反映，绘画分类逐渐出现“传写”、“写真”等门类。唐代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6，第3648页。

②《陈亮集》卷23，邓广铭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6页。

③楼钥：《攻娩集》卷七十九，页九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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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图画为六门：人物、屋宇、山水、鞍马、鬼神、花鸟，划分还比较粗略。北宋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人物门”中已列出“独工传写”条。《宣和画谱》分十门，涉及人物的有“道

释门”、“人物门”、“番族门”。南宋邓椿《画继》分绘画为八大类，“人物传写”作为一类与“仙佛

鬼神”、“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等并列。南宋孙绍远所编《声画诗》分二十六门汇录唐宋人题画

之句，在“古贤”、“故事”、“佛像”、“神仙”、“仙女”、“鬼神”等细致的人物画分类中，另有“赠写真

者”一门。从以上画史文献中反映的绘画门类划分的发展进程看，宋代以来对现实生活中人物的

描画变得越来越细致，对人物的观察就像从远镜头逐渐拉为近镜头一样，肖像画在整个人物画大

类中逐渐突显出来。这反映了人们认识自身的兴趣变得越来越大。

(2)两宋时期出现了专门以人物肖像画见长的画家。如苏轼诗文中提到的何充①、程怀立②、

妙善师③；杨万里、周必大等人提到的刘讷(敏叔)④；朱熹、陈亮、楼钥等人提到的郭拱辰等。专门

致力于人物肖像的技艺高超的画家成批出现，在此之前不曾有过。

(3)宋代肖像画像主的范围大大扩展，更加趋于世俗化，不仅限于先前的帝王后妃、功臣名

将，更向现时的普通人蔓延，特别为文人士大夫所热衷，成为宋代文人雅士自我欣赏和相互品评

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历史上一些代表某种风范的士人形象在两宋时期也被特别重视而一再

摹画，如陶渊明、诸葛亮、屈原、杜甫等画像在宋代就十分流行，普通百姓也乐于对这些画像供奉

拜祭。这一切促成了宋代肖像画的繁荣。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文中有不少反映，苏轼《李伯时

画像跋》日：“初，李伯时画予真，且自画其像，故赞云‘殿以二士’。已而黄鲁直与家弟子由皆署

语其后，故伯时复写二人，而以葆光为导，皆山中人也。”⑤包括当时人物画大师李公麟在内的一

些画家热衷于为名人士大夫写真画像，士大夫也乐此不疲。

在宋代人物画像兴盛的大环境中，朱熹自然也受到熏陶并参与其中。尽管我们认为朱熹本

人不能亲自作画，但并不表示他不懂得绘画艺术。恰恰相反，他有着很高的绘画鉴赏能力和极强

的艺术判断力，朱熹文集中常有观画题跋及感想，每每都能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在道学家之中，

朱熹是特别擅长艺文之事的，可以说他全面遵循了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⑥的为

学成人之道。陈亮曾将朱熹与张拭、吕祖谦作过比较，其《跋朱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日：“广汉

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虽前一辈亦心知其莫能先

也。⋯⋯而世所谓阴阳卜筮，书画伎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若将浼我者。”就

是说，道学家对儒家思想之外的各种杂事一般是不太关注的，而朱熹与他们不同，除了精研儒家

经典义理外，知识和兴趣都十分广泛，他“于阴阳卜筮，书画伎术，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

之，乃与张、吕异”⑦，其中尤以对书画的兴趣十分突出。朱熹门人黄斡《朱子行状》亦日：“文词字

①苏轼《赠写真何充秀才》：“问君何苦写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适。”(《苏轼诗集》卷12，[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

华书局，1982年，第587页)

②苏轼《传神记》：“南都程怀立，众称其能，于传吾神，大得其全。”(《东坡文集》卷12，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第400页)

③苏轼：《赠写御容妙善师》，《苏轼诗集》卷15，第770页。

④杨万里：《赠写真刘敏叔秀才》、《跋写真刘敏叔八君子图》，《杨万里集校笺》卷36，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r7年，第

1890、1891页。《诚斋三老图》诗序：“刘讷敏叔秀才写乘成先生、平园相国及予为三老图，因署其后。”(卷41，第2164页)

《白赞》序目：“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余真，戏自赞。”(卷97，第3737页)周必大：《题刘讷画赵韩魏王文潞公司马温公欧

阳文忠公王荆公苏文忠公黄太史像》，《文忠集》卷四十一，页七；《刘讷画庐陵三老图求诗》，卷四十三，页十一上。

⑤苏轼：《李伯时画像跋》，《苏轼文集》第6册《苏轼佚文汇编》卷6，第2575页。

⑥《论语·述而》。朱熹解释“游艺”日“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认为学者当“本末兼该，内外交养”，“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

其人于圣贤之域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4页)

⑦《陈亮集》卷23，第256、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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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①也是

称赞朱熹虽不专注于艺文之事却能得其精髓。

对于人物画像，朱熹有一些精妙的见解。他特别欣赏吴道子的人物画笔法，其《跋吴道子

画》日：“吴笔之妙，冠绝古今，盖所谓不思不勉，而从容中道者，兹其所以为画圣与!”②认为吴道

子的画妙就妙在笔触的流畅爽滑，“盖画须如莼菜样滑为好，须是圆滑时方妙。”③尤其值得我们

注意的是，朱熹看到了画像的兴盛与佛教思想传播的密切关系，意识到了图像之于人的巨大作用

而对此特别警醒。众所周知，佛教向来有造像、画像的传统，深奥的佛教教义正是经由故事解说

和图像呈现而使普通民众更易理解和接受。同时，高大威严的各等佛像菩萨像也令芸芸众生有

了敬畏和顶礼膜拜的冲动，使虔诚的信仰落到实处，并有了直接述说的对象。除了佛像、菩萨像、

罗汉像等佛教神明形象之外，现实世界的高僧、法师、佛教徒也最先成为被大量描摹写照的对象，

宋人文集中就有不少关于释氏画像及画像赞的记载。这样的现实是朱熹无法忽视的，面对佛教

的巨大攻势，朱熹无奈地说：“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甚害事!”④同时又不

无羡慕地说：“某见名寺中所画诸师祖人物，皆魁伟雄杰，宜其杰然有立如此。”⑤想必画像在佛教

传播中的作用给了道学家朱熹以极大的启示。

二、画像赞中显现的南宋道学家的自我认知与相互品评

两宋众多人物肖像画存之后世者寥寥无几。我们今天之所以得知它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文献的记载，特别是宋人文集中画像赞的提示。

画像赞或日像赞、真赞，是在画像上以简洁押韵的文字题写的说明。有画像往往就有画像

赞，画像赞也可单独以文字的形式流传。比较而言，绘画作品不易保存而画像赞却易于传世，因

为丝帛或纸张的载体易毁、绘画作品的描摹需要技巧，而文字的传抄刊印却相对容易。

关于画像赞的作用，这里要特别提及。人物画与画像赞的结合古已有之，汉代即有用图像绘

制圣君贤臣以表彰纪念或教化世人的风尚，随之而来的便是画像赞的出现。迄今所见最早也是

保存最丰富的汉代画像及画像赞是山东嘉祥武氏祠堂的系列画像及题赞。画像赞因图画而产

生，是对图画的说明和补充，它或陈述画面故事，或记述人物事迹，或对人物品行进行评价，不一

而足。图像有赞的做法在汉魏时代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产生了独立于图画之外的“赞”这种文体。

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序》在论及文体起源时说：“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

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画像则赞兴。”⑥由于画像赞是在画像之上的，相对于整个画面来说，它不

能喧宾夺主，只能占据一个角落，因而画像赞往往言简意赅，短小隽永。

饶宗颐先生从《文选序》的“画像则赞兴”出发，讨论了列传及画像赞的实际含义和作用，颇

给人以启示。⑦他首先思考《史记》中“列传”这个词应如何来解释，认为所谓列传之“列”，不能仅

简单地解释为“序列”的意思，它实际上是和图像有关系的。比如有列仙图在先，继而才有列仙

①黄{涂：《勉斋集》卷三十六，页四十五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4，第3954页。

③《朱子全书》第18册<朱子语类》卷138，第4276页。

④《朱子语类》卷132，第4245页。

⑤《朱子语类》卷4，第212页。

⑥萧统：《文选序》，《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据北京图书馆藏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影印，页二上。

⑦饶宗颐：《文选序“画像则赞兴”说》，<画颧——国画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8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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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列士、列女也都是因图而后写传的，所以“传生于图，赞亦兴于图，可见传与赞二者都和图画离

不了干系”。“先有人物画像，上面的题识，用韵语写成的便是‘赞’，用散文记叙其生平的即是

‘传’。”如此看来，画像赞与列传出于同一源头，它们之间有着相当大的类似性。当然，一般来

说，列传文字更多、更为详尽，而画像赞则更为简洁精炼。早期的画像并不仅限于人物肖像画，更

多的是传说故事、历史场景，因而那时的画像赞还不全然等同于列传。后来的画像主要指人物肖

像画，因而其画像赞就更接近于一个人的浓缩传记了。在此精炼的画像题赞之中，作者一般会对

像主加以写形、写神，进而写心，至于像主的具体生平事迹，可以略而不谈。重点是以三言两语揭

示出像主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生主要贡献和精神实质是什么。宋代画像赞就特别具备这样的

特点和作用。

当然，画像赞这种文体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往往褒扬有余而批评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因

为赞体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所谓“赞”或“蒲”是以赞颂所书之人为主旨的，东汉刘熙《释名》日：

“称人之美日蒲。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①另外，画像赞由于所赞越来越集中于人物肖像

画，难免有一些受人之托的违心之作，不乏赞誉褒溢之辞。然而，当后人阅读这些画像赞时，如何

揣测和判断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却是一件十分困难而复杂的事情。唯一能做的是尽可能广泛

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加以综合、具体地分析，力求接近事实。比如，我们可以考察某人的画像赞之

作是泛滥还是精萃，用语是随意还是谨慎，赞誉是陈词滥调还是时出新意，他和像主的交往深度

如何以及有无对像主的其他评论文字等等。综合来看，我们发现南宋道学家的画像赞写作较为

谨慎且学派意识浓厚。

自画像是肖像画的一种特殊形式，从文献记载看，宋代肖像画中真正的自画像并不多。苏轼

谓李公麟曾自画其像；还有一位人称“三朵花”的人也“能自写真”②。在古代没有照相术的情况

下，想必自画像只能是对镜写真了。人物画特别是肖像画要求具备很强的写实能力，没有过硬的

画功或非专业画家是很难做到的，但真正经常揽镜自鉴、喜爱自我审视的却不是画工而是士大夫

阶层。纵使他们大多无力自我绘制肖像，依然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其内心需求，这就是宋代士

大夫每每热衷于自我题写画像赞的原因。他们可以借助自题画像赞来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认知、

自我评价乃至自我期许，从而追寻一种理想人格和境界。宋代士大夫恰恰具有这种注重内省、返

求诸己的倾向，儒家理想人生的“内圣外王”在宋代士人那里更普遍地体现为“内圣”的追求。

揽镜自鉴是一种自我观察的好办法，我们在宋人著述中不难看到这样的描述。如苏轼《赠写

御容妙善师》诗日：“尔来摹写亦到我，谓是先帝白发郎。不须揽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③

他在盛赞为天子绘制画像的妙善的绝妙画技之后，希冀着画师也为自己画像，并说自己今后再也

不必总照镜子了。再如黄庭坚，也是一位特别爱自我审视的士人，曾说：“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

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④看来他也是明镜不离左右的，“面

目可憎”与否不须通过他人的眼睛，揽镜自鉴、自我审视即可判断。又如邵雍，也是从镜中加深对

自己的理解的，其《览照》诗日：“其骨爽，其神清，其禄薄，其福轻。”⑤此外如前所述，朱熹也常常

“把镜”自我端详。

自题画像则是更深意义上的揽镜自鉴。此时，他人为自己所作画像宛如镜中的自己，对此影

[汉]刘熙：《释名》卷六“释典艺”，《丛书集成初编》，第101页。

苏轼：《三朵花并序》，《苏轼诗集》卷21，第1103页。

《苏轼诗集》卷15，第770页。

黄庭坚行书《小子相帖》，上海博物馆藏。

邵雍：《览照》，《邵雍集·伊川击壤集》卷19，郭或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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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认知、感慨、期许便凝聚成一篇精炼的自题画像赞。一般来说，自题像赞多出自像主本人的

表达愿望，但也有一些是像主应画家请求而写的，如黄庭坚《张大同写予真请自赞》、《张子谦写

予真请自赞》之类①。既然多数自题像赞是出于作者的自觉自愿，甚至可以说是有意而为之，那

么作者写起来就格外地用心，其中亦不乏自嘲和惊人之语。黄庭坚前后写过八首“写真自赞”②，

从各个角度描述自己。“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之类的描述，有着文人的轻松

谐趣。有些文人雅士的画像自赞则写明是“戏题”，表明是文人的游戏之举，如杨万里《自赞》序

日：“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余真，戏自赞。”③再如周必大有一自题画像赞，名日《陆务观之友

杜敬叔写予真戏题四句他日持示务观一笑》④。这样的自题画像赞以趣味性为主，揭其一点而不

必面面俱到。

然而，当我们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家的自题画像赞时，却发现与一般文人学士自题

像赞风格的显著不同。一般来说，道学家的自题画像赞要严肃认真得多，其中自我期许、自我激

励的成分很大。虽然其字斟句酌的行文也使人眼前一亮，但自嘲谐谑的成分却大大减少，甚或

不见。

朱熹的自题画像赞如前所引，有《书画象自警》和《写照铭》，它们所展现的朱熹个人形象和

自我评价，不啻是一种对儒家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其外在

形象是端庄、持敬而从容不迫的，而其内在精神则是刚健、专一而坚持不懈的，故能“从容乎礼法

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他希望自己“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佩先师之格言，奉前

烈之余矩”，显示了朱熹作为一位道学家，保持操守、修身养性是他的一贯追求，承上启下、传续道

统则是他要担负的历史使命。

张九成是南宋初期道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继承二程学说，发扬道学传统，也充分吸收佛

教思想，在当时形成广泛影响。关于如何认识自我、定位自我的问题，张九成有过深入的思考。

他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所作《自画像赞》中对自己的描述显示了一位道学家的认真和执著：

不务寻常，惟行怪异。经术不师毛郑孔王，文章不法韩柳班扬，论诗不识江西句法，

作字不袭二王所长。参禅则不记公案，为政又不学龚黄。⋯⋯⑤

陈亮属于道学中人比较特别的一位，由于他多强调儒学中的“外王”、“事功”部分，后人总是

过多地强调他与朱熹理学思想的分歧，但陈亮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应该说还是属于道学

范畴的。陈亮也有一篇题画像的《自赞》：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秉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

紫之未服，谩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视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

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⑥

陈亮堪称一位特立独行的俊杰之士，他自视甚高，有着豪爽鲜明的个性，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

谁”的豪迈气概，文笔也刚健俊朗，所以在他的自我画像赞中呈现的是一位衣貌高古，“倚天而号，

①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页八上，《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除上举两首外，还有《写真自赞六首》，见《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四，页六至页八。

③杨万里：《自赞》，《杨万里集校笺》卷9r7，第3737页。

④《文忠集》卷四十五，页七下。

⑤《全宋文》第184册，卷4042，第165页。

⑥《陈亮集》卷10，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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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剑而舞”的形象。在陈亮看来，画像与他本人外貌的似与不似并不十分重要，无论怎样，他就是

那个特别的他。陈亮对自己的评价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直言不讳而当仁不让。

作为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陈淳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其《北溪字义》对

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哲学范畴作出了准确而清晰的诠释。陈淳在维护程朱理学的纯洁性上富

有责任感，又有承继道统、担当大任的气概，反映在他对自身的期许上，显得特别志怀高远。有趣

的是，陈淳即便是在梦中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以自赞画像的方式审视自己、要求自己，

虽然这画像或许根本就不曾存在，但他想成为古今圣贤群像中一员的愿望却十分强烈。陈淳《梦

中自赞绘像》：

天赋尔貌，幽乎其闲。地育尔形，颀乎其宽。视诸孟子之啐面昂背，孔子之温厉恭

安，须力学以充之，而无愧乎圣贤之容颜。①

除自我端详外，南宋道学家亦不断进行着彼此的打量，他们为对方所作的画像赞就是彼此认识、

互相评价的表述方式之一。我们可以发现，此类相互端详和描写与自题画像赞的自我评价一样，

也是十分审慎和认真的。特别是为辞世的道学家像主所作的画像赞，就像是人物传记一样，虽然

没有铺陈开来，但依然可以说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朱熹为道学好友张杭、吕祖谦所作画像赞即

十分典型。

朱熹、张拭、吕祖谦、陆九渊、陈亮诸位大儒展开了学术思想史上特别活跃的时代，他们是南

宋道学的中坚力量，特别是被称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张拭、吕祖谦三人，社会影响巨大而广泛。

他们彼此之间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和当面切磋，加强思想交流，促进学术发展，加速道学传统的

昌明和道学队伍的壮大。在朱子学派独树一帜、脱颖而出之前，张械、吕祖谦曾分别是南宋道学

的主导者，朱熹思想的成熟和与他们的频繁交流、相互砥砺分不开。虽然朱熹年长于张、吕二人，

他们却在朱熹之前早早辞世②。朱熹为同道好友的逝去感到万分悲伤，为他们写下情真意切、感

天动地的哀悼祭文③；此后朱熹又编刻张拭文集《南轩集》，刊印吕祖谦若干著述；也分别为张{式、

吕祖谦二人的画像撰写赞文。

朱熹的《张敬夫画像赞》是在张械去世若干年后为其画像所题。“亡友荆州牧张侯敬夫画

像，新安朱熹为之赞”：

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

汲汲乎其斡父之劳。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

乐；不知者，以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扬休山立之姿，既与其不可传者死矣，观于此者，

尚有以卜其见伊吕而失萧曹也耶?④

张拭字敬夫，又字钦夫，号南轩。出身名门。父亲张浚为朝中重臣，享有盛名。张械自幼受到良

好教育，又天资聪颖，性格豪爽明快，在事功和学问上均成就斐然。张杭继承其师胡宏的学术并

发扬光大，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可以说是12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道学家。张拭与朱熹情投

①《全宋文》第296册，卷674l，第73页。

②朱熹年长张拭三岁，年长吕祖谦七岁。孝宗淳熙七年(1180)，张拭去世；淳熙八年，吕祖谦去世。此时朱熹五十一二岁，近

二十年后才辞世。

③朱熹先后为张拭写过几篇祭文，有《祭张敬夫殿撰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7，第4074页)、<又祭张敬夫殿撰文》

(第4075页)、《祭张敬夫城南祠文》(第4089页)、《又祭南轩墓文》(第4090页)。朱熹为吕祖谦所写祭文有《祭吕伯恭著

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7，第4080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第40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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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合，是朱熹的益友。他们就学术思想及诸多方面书信往来，切磋商谈，共同促进了道学的发展。

朱熹在这篇画像赞里描写张j式卓然潇洒的外在风采是其次，赞扬他的仕宦功业也非重点，关键在

于揭示出常人所不能深切认识到的张拭的道学家风范，即“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

之判，至于可以析秋豪”，而这正是朱熹所认为的张拭最重要的成就和贡献，是张械所以传诸后世

的地方。

虽然画像赞中朱熹对张械更多的是赞誉之辞，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思想上的分歧，事实上他

们二人都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并不相以为忤。朱熹在《又祭张敬夫殿撰文》中提到，有时朱熹认为

是对的，张拭认为是错；有时张械以为然的，朱熹却有非议。这些分歧，有的二人坚持己见，有的

则通过讨论而趋于一致。另外，二人的性格和为学风格亦不相同，朱熹为学精准沉密而不免待人

苛严，张拭通达平和而未免思虑不周。所以朱熹说“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狭而迂滞”①，并非完全

自谦之辞。张杭对朱熹也有类似评价和劝说。然而，尽管他们清楚彼此的分歧和不同，但毫无疑

问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同道之人。从二人的频繁通信中，从朱熹于张械逝世后一次次的悲痛感慨

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这一点。②

所以，当朱熹对张械画像进行仔细打量和端详时，在朱熹所作《张敬夫画像赞》中，我们更多

看到的是他对这位同道好友的赞誉。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称赞张械是“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

六合”，而他自题画像的《书画象自警》亦云“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者之间有着

惊人的相似。其实这并不足为奇，对仁义礼智的追寻、对儒家思想的完善正是宋代道学家们共同

努力的方向。

吕祖谦是朱熹另一志同道合的好友，二人的往来书札对彼此来说数量都是最多的，远超他

人。他们不仅讨论学术问题，还谈及诸多生活私事，可谓亲密无间。吕祖谦秉承北宋以来深厚的

吕氏家学传统，遍涉文献，学问广博，长于史学，经世致用，亦不排异说。加之他深居要职，广收门

徒，因而在12世纪60年代末直至他1181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里，吕祖谦是学术影响力超过朱熹

的道学领袖。吕祖谦与朱熹共同编辑北宋道学家著作选集《近思录》，主持并调和朱熹与陆九渊

兄弟的鹅湖之会，在朱熹思想成熟及学术地位上升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宋史》出

于狭隘的门户之见未将吕祖谦列入“道学传”而归于“儒林传”，加重了吕祖谦在后世的影响力与

他实际历史地位的不相符的程度，当代学者对此多有指出③，尽管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客观

原因是吕祖谦差不多早于朱熹二十年辞世，此后作为道学领军人物的朱熹思想更趋缜密和成熟，

最终成为儒学集大成者。

在对彼此的评价问题上，朱熹显然占了天时之利。二人的区别有学术上的也有为人处世风

格上的，朱熹更注重心性义理的辨析精研，吕祖谦之学则涵盖面宽而倾向于妥协调和。吕祖谦温

和宽厚的性格为世人所公认，朱熹对此也屡加赞赏，但同时也指出他为学的粗疏散乱，特别是在

吕祖谦去世后的十几年，朱熹对他及浙东学派多有微词④。吕祖谦生前在与朱熹的通信中则坦

率指出朱熹“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⑤。

①朱熹：《又祭张敬夫殿撰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7，第4∞5页。

②朱熹《答吕伯恭>书八十三：“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同志书来，亦无不相吊者，益使人慨叹。盖不

惟吾道之衰，于当世亦大有利害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4，第1503页)

③[美]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展示了朱熹与整个南宋道学群体的关系，特别强调

了吕祖谦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道学领袖地位。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的编纂也

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④参见<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第3850一3862页。

⑤吕祖谦：<与朱侍讲>书二，《吕祖谦全集》第l册<东莱吕太史集>别集卷7，第39r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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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也以画像赞的形式对吕祖谦加以评价。吕祖谦门人潘景宪(字叔度)在吕祖谦去世后

画有其先师画像，挂于堂上，请吕氏生前好友朱熹为之作赞。朱熹《吕伯恭画像赞》日：

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

范俗而垂世。然而状貌不逾于中人，衣冠不诡于流俗，迎之而不见其来，随之而莫睹其躅。

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尝见之者与此而复见之焉，则不但遗编之可续而已也。①

朱熹这里对吕祖谦的外表描写是正面的，以吕氏平凡的相貌和不甚讲究的穿戴来反衬他精神世

界的强大。然而朱熹在其他场合却对吕祖谦这种外表和生活上的随便未能苟同，如说吕祖谦“面

垢身污，似所不恤，饮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②。钱穆解释说，“心不在焉，即是不

敬，亦即是心有所放失也”，“虽日衣食小节，终是存养有欠，亦足害事，不可不戒”。③朱熹在吕祖

谦画像赞里还是充分肯定了他的道学家风范和历史地位的，“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以一心而涵

千古之秘”，立经世济民之大业，足以垂范后世。给予吕祖谦相当高的评价。此外，朱熹在吕祖谦

逝世后所写祭文中，也真诚地表达了他丧失同道好友的切肤之痛：“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

岁已夺吾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若我之

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④正如朱熹评价张拭一样，朱熹在对吕祖谦的端详打

量中主要看到了他们作为道学家的共同之处。

道学家看道学家与一般人看道学家是有所差异的。同样是为吕祖谦画像写赞，南宋士人韩

元吉的《吕伯恭真赞》则呈现出与朱熹的吕祖谦画像赞不同的风貌来。韩元吉是当时政坛、文坛

颇有名望的人，官至吏部尚书，力主抗金，与陆游、朱熹、吕祖谦、辛弃疾、陈亮等人广泛交游。韩

元吉词学成就突出，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对韩元吉的评价是“一生做诗只有许多”⑤。略显惋惜的

语气，表明朱熹认为韩元吉仅仅是一位诗人，而未能成为道学中人。韩元吉《吕伯恭真赞》虽感情

真挚而略显得平淡，与上述朱熹赞语有所不同：

噫嘻伯恭，不可见矣。尚怀师生，仿像于此。

澹然其容，渊乎其止。有风扶摇，可九万里。⑥

我们还可以看看南宋其他道学家所撰朱熹画像赞中对朱熹是如何描述和评价的。

陈亮撰有一篇《朱晦庵画像赞》，侧重于对像主朱熹精神气质的描写：

体备阳刚之纯，气含喜怒之正。啐面盎背，吾不知其何乐；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

病。置之钓台捺不住，写之云台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命。⑦

在陈亮看来，朱熹的精神气质是刚健纯正、浩然充盈的。与张拭、吕祖谦对朱熹的评价相类似，陈

亮也揭示出朱熹的风格特征，只不过他们的褒贬各有侧重而已。陈亮与朱熹的关系十分微妙，他

小于朱熹十三岁却早于朱熹六年辞世，一生坎坷，履试不第，胸怀远大抱负却无建功立业之门，他

五十一岁状元及第却于次年溘然长逝。作为晚辈，陈亮对学术地位和社会声望高于他的朱熹怀

①《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第4004页。

②《朱子语类》卷130，第4050页。

③钱穆：《朱子新学案》，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第545页。

④朱熹：《祭吕伯恭著作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7，第4080页。

⑤<朱子语类》卷104，第3442页。

⑥《全宋文》第216册，卷4800，第238页。

⑦《陈亮集》卷10，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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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敬意，这在陈亮诗文中每每有所显示，但他却敢于与道学宗师朱熹就王霸义利等问题争

辩不休，并始终坚持己见，这与他刚毅豪迈的性格不无关系。虽然如此，陈亮依然应该算作道学

中人。他一生三次身陷囹圄，其中一次就是因为与朱熹的亲密关系而被作为道学一派遭受迫

害。①此外，陈亮文集中仅有的三篇画像赞——《朱晦庵画像赞》、《辛稼轩画像赞》和《自赞》②，

均写得酣畅淋漓而又极其认真，这三篇画像赞的像主除陈亮自身外，辛弃疾是他志同道合的好

友，朱熹则是他尊崇重视的前辈。所以陈亮在画像赞中说朱熹“天下之生久矣，以听上帝之正

命”，给予朱熹如此高的评价就不足为奇了。

朱熹后学弟子对朱熹的评价更多是高山仰止的态度，特别是确认朱熹在道统传承系谱中的

历史地位。然而有趣的是，有时他们也会用画像赞的形式展开这个过程。如朱门弟子度正即作

有《晦庵先生画像赞并序》③。度正字周卿，号陛善。其同门叶味道称赞他说：“度正，吾党中第一

人。”可见他在朱门中的地位。度正的《晦庵先生画像赞》有二百多字，序文则多至三百多字。虽

说是画像赞，但其中对朱熹外貌的描写，充其量只有“其貌也癯”四个字，而大量的篇幅是在阐发

朱熹理学思想，颂扬朱熹在道统传承方面的丰功伟绩。如“孔子之道，岂非集伏羲、文王、周公之

大成?吾先生之学，岂非集周子、两程子、张子、邵子之大成也於?”在这里，画像的艺术功能大大

让位于思想功能了。

其实，借助于画像、画像赞或其他形式的道学家之间的彼此打量，与其说是在认识和评价他

人，毋宁说是对自身群体特性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同一群体身份的再次认同。从广泛意义上来理

解，对同一群体其他人的仔细端详，无异于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这种彼此打量是一种更深意义

上的揽镜自鉴。

三、画像、画像赞与道统传承

以朱熹为首的南宋道学家对道学群体的自我审视和打量，并不限于同时代人，还向上追溯到

北宋。审视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以画像和画像赞的方式进行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朱熹撰有《六先生画象赞》④，是为北宋周敦颐(濂溪)、程颢(明道)、程颐(伊川)、邵雍(康

节)、张载(横渠)、司马光(涑水)六位儒学先辈的画像所撰写的画像赞。全文如下：

濂溪先生

道丧千载，圣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

书不尽言，图不尽意。风月无边，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扬休山立，玉色金声。元气之会，浑然天成。

瑞日祥云，和风甘雨。龙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

规员矩方，绳直准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陈亮：《答朱元晦(甲辰秋书)》，《陈亮集》卷28，第338页。

《陈亮集》卷10，第114页。

《全宋文》第30l册，卷6871，第173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第400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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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

康节先生

天挺人豪，英迈盖世。驾风鞭霆，历览无际。

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闲中今古，醉里乾坤。

横渠先生

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

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订顽之训，示我广居。

涑水先生

笃学力行，清修苦节。有德有言，有功有烈。

深衣大带，张拱徐趋。遗象凛然，可肃薄夫。

朱熹为何要写作这一组画像赞?起因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文献记载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

迹。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九月，福建尤溪知县石罄(字子重)重新修建县学，邀请朱熹撰写记

文。①县学之内建有藏书阁，朱熹命名为“传心阁”，并推荐张拭为之撰写铭文。张拭《南剑州尤

溪县学传心阁铭》日：“乾道九年，知南剑州尤溪县事石罄既新其县之学，复建阁于学之东北，买书

五千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绘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于其中，使学者得以朝夕瞻仰

焉。”②朱熹《跋张敬夫为石子重作传心阁铭》亦曰：“时子重方为藏书之阁于讲堂之东，中置周、程

三君子像，旁列书史之柜，而使问名于熹。”③朱熹和张拭不约而同地提及藏书阁里摆放了北宋道

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画像。本来藏书阁并不是县学里的必备设施，朱熹说：“惟子重之为是

阁，盖非学校经常之则，非得知道而健于文者，不能有所发明也。”可见朱熹认为在县学内建置藏

书阁是石韶的一大发明。那么专门请人精心绘制道学家画像置于书阁中供学子们朝夕瞻仰，恐

怕是石整更大的发明吧。

能有如此发明的石整非等闲之辈，他不只是一位普通知县，更是朱熹所谓“知道而健于文

者”。石罄对《中庸》颇有研究，辑录周敦颐、二程、张载及程门弟子十家之说编成《中庸集解》，朱

熹删此书之繁而为《中庸辑略》，后成为其代表作之一《中庸章句》的编写基础。朱熹对石罄评价

很高，除认为他深谙儒家之道外，还说他“所以为学者，盖皆古人为己之学”④。难能可贵的是，石

罄还“健于文”，深知文化教育乃至艺术熏陶对于人的感化作用，所以才能有在县学收藏图书并挂

置道学家画像的非凡举动。

想必这一聪明做法给了朱熹和张械极大的启发，对此过程我们或许可以作一些推测。张械

乾道九年(1173)秋写传心阁铭文时即看到挂有周、程画像，而其铭文以相当大的篇幅描绘三先生

画像并称赞画像所起的作用。次年即淳熙元年(1174)秋张拭在长沙建成城南书院，寄赠《城南书

院杂咏》诗二十首及《城南图》给朱熹，并有多封书信谈及此事⑤，其中一封信说：“书楼欲藏数百

卷书，及列诸先生像，此一字亦求兄写。”⑥即张拭向朱熹介绍书楼收藏和布置，并请朱熹为藏书

①朱熹：《南剑州尤溪县学记》，《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第3718页。

②张拭：《南剑州尤溪县学传心阁铭》，《张械集》第2册《南轩先生文集》卷36，邓洪波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834

页。

③朱熹：《跋张敬夫为石子重作传心阁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l，第3825页。

④朱熹：《南剑州尤溪县学记》。

⑤参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0页。

⑥张拭：《答朱元晦秘书》书十一，《南轩先生文集》卷21，第6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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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题字。至于“诸先生像”是什么内容，我们或可从张jI!式文集中找到答案。张械撰有“濂溪先

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的《三先生画像赞》①，这与石罄尤溪县学传心阁里的道学家画像

完全一致。如此则有两种可能：一是张械为尤溪县学的三先生画像写了画像赞，但这不见于任何

记载；二是张拭为自己的城南书院所列诸先生像撰写画像赞，虽然也无确凿证据，但以这种可能

性为大。那么，张j式很可能就是在尤溪县学的启发下开始在自家书院摆置道学前辈画像的了，并

且是直接搬来同样的做法，可能也是供奉三先生而不是更多或更少。

尤溪县学传心阁挂置北宋道学先生画像的做法，对朱熹的启示较之张械可能更大，他的反应

更迅速，思虑更缜密，行动也更坚决。朱熹乾道九年十月一日为尤溪县学写记②，之后不久的十一

月即撰写了《六先生画象赞》③。与石罄做法不同的是，画像由三先生变为六先生，不仅重视画

像，更重视画像赞。

朱熹对六先生画像及画像赞的重视在其《答方伯谟》书七、八、九中有比较集中的展现。《答

方伯谟》书七日：“前所肯令舅府判兄作字，不知已为落笔否?⋯⋯近作得《六先生画象赞》，谩录

去，烦呈令舅一观，求其未当处。旦夕画成，当并以拜浼，早得刊定为幸耳。”《答方伯谟》书八日：

“前书托禀令舅，向日所浼《敬箴》要求注字，‘乾道癸巳二月甲子，新安朱熹作，建安吕口口书’

⋯⋯《六先生象》内去，并烦求挥翰。但不知前日所呈本子曾经参订否?今别录去，内略有更改

处。又叔京疑《伊川赞》后四句不相应，本意谓伊川之言平易深远，人所难识耳，不知叔京之意如

何?渠又疑《横渠赞》中‘逃’字，据《行状》云：‘于是尽弃旧学，淳如也。’即是旧时尝有杂学，下此

字似亦不妨。更禀令舅，看如何?若无可疑，即乞为书，付此便回。⋯⋯此赞就画象上写一本，须

依今写去本首尾向背，盖随面所向也。就此界纸上写一本。首尾亦依写去本。此本伯谏欲刻石，

如纸不好、界不匀，即烦为易之。如叔京之说当改，或别有可疑处，即且留此画于彼，人回喻及，俟

却报去也。”《答方伯谟》书九日：“篆字甚佳，然其间不能无病笔，已封寄去。但恐彼欲磨崖，则所

书大字或不堪用。今其人过彼，更烦别为大书径尺以上者封与诚之，令转呈南轩。但笔路亦须稍

重，盖恐崖石粗，若字画太细，即不可辨耳。”④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朱熹书信，是为了展示朱熹对六先生画像及画像赞的绘制、撰

著、誊写、摹刻工作的不厌其烦和郑重其事。朱熹在此过程中对相关人员的反复叮嘱、催促和征

求意见，无不显示他对此事的严肃认真和高度重视。

朱熹弟子方士繇字伯谟，早孤，依母家吕氏。其舅吕胜己(即“吕口口”)是当时著名书法家，

所以朱熹通过方士繇请吕胜己书写《六先生画象赞》。朱熹本人也是书法名家，也有大字传世，但

他依然决定请更擅长隶书篆书的吕胜己书写，以示郑重。朱熹对吕胜己的要求不可谓不严：一要

抓紧时间，不可拖延，故屡屡去信催促；二要按照朱熹所定内容与格式写，不能随意变动。当然朱

熹也客气地请吕氏就画像赞内容提出意见，但一旦没有意见就要按朱熹要求的“今写去本”去书

写；三是吕氏某些字写得不好，朱熹要求他重写。主要考虑到要用于石刻，字要写得大而粗重。

我们发现，朱熹对画像赞比对画像本身更加在意。当他第一封信把画像赞同时送出去的时

候，画像还没画完。第二封信随信附上了画像，但也同时附上了画像赞的修订稿，并叮嘱依新稿

而写。朱熹请求吕氏将《六先生画象赞》以两种形式书写，一种写在画像上，图像与文字相辅相

①杨世文、王蓉贵校点《张拭全集》下册《南轩集》卷36(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在<三先生画像赞》下注明标题“原无，据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补”(第1050页)。

②<南剑州尤溪县学记》：“乾道九年九月，尤溪县修庙学成，⋯⋯是岁庚申朔记。”

③<六先生画像赞》的写作时间参见《朱熹年谱长编》第50l页。

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4，第2015—20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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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另一种写在界纸上，有更广泛的运用。从朱熹要求画像上的赞文要“随面所向”来看，我们猜

测六先生画像很可能不是完全的正面像而是略侧向一方，这样的形式比起完全正面像要生动一

些，说明朱熹也十分讲究画像与文字的美观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撰写《六先生画象赞》并请

人画像和书写，目的不在于收藏或鉴赏，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把它们推广开来，这一推广过程正是

朱熹对道学宣扬光大的过程。朱熹书信中提到将吕氏书写的《六先生画象赞》分别转交张拭和

李宗思①，由他们摹刻在石碑之上供学子瞻仰铭记，正是最终目的实现。人物画像能做到形神兼

备是最为理想的了，非丹青妙手却难以达到。况且画像经过辗转摹刻，难免走样。然而即便略有

几分相似，也可以使后人因画像而亲近像主，遥想其风貌，以寄托怀念崇敬之情。这正是朱熹他

们所希望达到的实际效果。恰如朱熹《程正思画像赞》中所说：“此犹未足以见其七分之貌，来者

亦姑以是而想象其遗风。”②张械也认为画像的作用是“遗像有严，瞻者起敬”③。

《六先生画象赞》是朱熹一组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撰述，他字斟句酌地修改，满腔热情地推

广，不可等闲视之。除上文所及外，我们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思考它的思想史意义：

(1)《六先生画象赞》是朱熹道统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尽管是以艺术形式出现的。

如果说朱熹道统观及道统谱系的建立，就宋代之前而言，是通过编撰《四书章句集注》完成，通过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的汇合与诠释，建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儒家道统传

承体系，那么在两宋时期，如何重新继承先圣之绝学、继续道统之传承则成为以朱熹为代表的道

学家殚精竭虑所要思考的问题。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对朱熹思想发展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

一年朱熹为北宋六先生造像、撰写《六先生画象赞》并推而广之。也正是这一年，朱熹酝酿已久的

宋代道学系谱《伊洛渊源录》草稿编成。书中朱熹记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及门弟子共四十

六人的交游言行事迹，以明师友授受关系，意在阐述道学发展的源流。二程是这一系谱的核心。

《伊洛渊源录》在朱熹生前始终未能定稿而正式付梓，今本《伊洛渊源录》的核心人物是北宋

五子：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却非朱熹本意，而是被人盗印和篡改的结果。朱熹《答吴斗

南》书日：“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

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④门人问朱熹：“《渊源录》中何故有《康节传》?”朱

熹回答说：“书坊自增耳。”⑤由此看来，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稿本原来是没有邵雍的。朱熹编撰

《伊洛渊源录》前后都与吕祖谦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不断讨论和征求意见，并请吕祖谦作序。但

吕祖谦对此书却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朱熹处理吕氏先人的道学地位问题感到不满意，认为有欠

完备，故此书的刊刻便拖延下来。

朱熹与吕祖谦对北宋道学家评价的分歧在《伊洛渊源录》编成两年后得到相当程度的弥合，

主要标志是《近思录》的编纂。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吕祖谦入闽与朱熹会晤，其问二人于朱

熹寒泉精舍共同编订了《近思录》。此书选录周、张、二程四位北宋道学家文集语录中“关于大体

而切于日用者”六百余条，编为十四卷，供初学者使用。“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

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⑥朱熹是如此重视这部道学入门之书，认为“四子，

①李宗思，字伯谏，蕲州府学教授，从朱熹游。朱熹《答李伯谏》书三亦日：“六象似已送少舆，不知何故未到，俟别摹去。近得

曲江濂溪象，比旧传南安本殊丰厚精彩，亦当改正也。”(《晦庵先生朱文公续集》卷8，第4786页)

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5，第4005页。

③张拭：《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画像赞》，《南轩先生文集》卷36，第838页。

④朱熹：《答吴斗南》书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9，第2836页。

⑤《朱子语类》卷60“扬子取为我章”，第1962页。

⑥朱熹：《书近思录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l，第3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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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①。与《伊洛渊源录》相比，《近思录》单单选录北宋四子言

论而不及其他，就更加突出了他们在宋代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将四人的言论混合起来

分类编排，则避免了高低先后的争执。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朱熹与吕祖谦意见的求同存异。

《伊洛渊源录》与《近思录》突出北宋四子的做法与《六先生画象赞》不同，两书少了二人，这

大概是朱熹关于道统传承进一步思考的结果。此二人中的司马光之所以被列入《六先生画象

赞》，是因为朱熹受到道学前辈之说的影响。在朱熹之前，道学家张九成的弟子编有《诸儒鸣道

集》②，汇集北宋并南渡以来道学家代表之作，有周敦颐、司马光、张载、二程等人，肯定了司马光

的道学地位，且其位置仅次于周敦颐而列于其他人之前。朱熹《六先生画象赞》中有司马光，当受

此影响。然而，朱熹虽然肯定司马光的道德品行，但实际上却认为他和其他道学家是很不一样

的，故列于六先生之末，且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对司马光较重于外表的刻画却少精神气质的描述，

朱熹在另外论述中很少将司马光看作道学中的一员。至于邵雍，大概由于他杂糅了一些道教思

想，所以后来也不在朱熹认定的北宋道统正脉之中。

总之，从《六先生画象赞》到后来的《伊洛渊源录》、《近思录》的编撰，显示了朱熹阶段性的思

考以及对北宋以来道统传承谱系的取舍、提炼、确定的清晰过程。其道学好友张械和吕祖谦均积

极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相互切磋，彼此帮助，共同推动了道学学派的形成和道统观念的确立。

(2)《六先生画象赞》刻画和确立了“圣贤气象”，即道学家所认为的做人的最高境界和风范。

《六先生画象赞》对这种“圣贤气象”的展示不是孤立的，当我们结合《近思录》及朱熹一系列画像

赞考虑时，看似难以捉摸的“圣贤气象”便会呼之欲出。

《朱子语类》引朱熹之言日：“《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

十四、圣贤气象。”③《近思录》有的版本有这些题目④，有的没有题目⑤，有的更改为其他题目⑥。

有学者认为朱熹这里只是列举每篇的纲目之要，并非篇名。⑦尽管如此，在《近思录》全书的最后

一卷，朱熹、吕祖谦二人专门汇集以“圣贤气象”为主题的北宋四子言论，说明他们希望学子阅读

此书后最终人格有所提升，达到崇高的圣贤境界。

所谓“圣贤气象”，首先是要明道、循理、传承道统。朱熹之所以看重周、程等人，是因为他们

在孟子之后道之不传的千年黑暗中继续着薪火相传。朱熹《濂溪先生画像赞》日：“道丧千载，圣

远言湮。不有先觉，孰开我人?”伊川先生是“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横渠先生是“早悦孙吴，晚逃

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无不强调他们对道统的昌明和传承。而张械《三先生画像赞》谓濂

溪“于惟先生，绝学是继。穷原太极，示我来世”；谓明道“于惟先生，会其纯全。天理之揭，圣学

渊源”；谓伊川“予l隹先生，极其精微。俾尔立德，循循有归”，均着重表彰他们明道、传道之功。

所谓“圣贤气象”，是一种风范和气质，是追求真理过程中的一股勇气，更是明道、得道后的

一份从容。《近思录》末卷引程颢之言日：“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

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材，盖亦时

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⑧除圣人孔子是无所不包、

①《朱子语类》卷105，第3450页。

②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l期。

③《朱子语类》卷105，第3450页。

④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r7年。

⑤《朱子全书》第13册《近思录》。

⑥[宋]叶采集解，严佐之导读、程水龙整理《近思录》卷14的标题为《总论圣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7页)。

⑦《近思录》，严佐之导读，第9页。

⑧《近思录》卷14，第3勰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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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地一般外，这里展示了两种圣贤风范：颜子和孟子，而以颜子的春风和煦更具圣贤气象之

典范。

就北宋四子而言，则是濂溪和明道颇具典型的圣贤气象。朱熹在《六先生画象赞》中对周敦

颐有一个经典描述，即“风月无边，庭草交翠”，这种圣贤气象是“书不尽言，图不尽意”的。就如

《宋史·周敦颐传》借用黄庭坚《濂溪诗序》所云：“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这样的气

象成为后人追慕的对象。周敦颐提出寻“孔颜乐处”的命题，正是指出了一条求圣成德、通往理想

精神境界的途径。至于程颢明道先生，也是圣贤气象的典范。《近思录》对各位圣贤气象的论述

中，程颢所占篇幅最大。所录程颐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谓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

有制，和而不流”，“如春阳之温”、“如时雨之润”。①朱熹在《六先生画象赞》里也描述和称赞明

道先生“元气之会，浑然天成。瑞日祥云，和风甘雨”的圣贤风范。这种圣贤气象我们在朱熹对张

拭、吕祖谦的描绘中也可以看到，朱熹《张敬夫画像赞》日：“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乐；不知者，

以为湖海一世之豪。”朱熹《吕伯恭画像赞》则称吕祖谦“以一身而备四气之和”。

南宋时期人们似乎十分热衷于谈论圣贤气象、人的精神气质之类的问题。宁宗、理宗时期的

文人罗大经在其笔记《鹤林玉露》的《诸贤气象》一段中说：“濂溪、明道似颜子，伊川、横渠似孟

子。南轩似颜子，晦庵似孟子。”②俨然将诸贤气象分成了两大类。那么，朱熹是如何评价与自己

气质相近而类似于孟子的程颐的呢?在求道明理问题上，他们与其他道学家没什么区别甚至态

度更为坚决，但程颐却严厉有余而温润不足，圣人气象不够完备。《近思录》末卷并无对他的描

述，而朱熹《六先生画象赞》则对伊川先生给出了无关外在风貌的极高评价：“规员矩方，绳直准

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识其贵。”朱熹门人何叔京曾怀疑

后面四句“不相应”，大概是认为过于平凡，评价太低。朱熹解释说，“本意谓伊川之言平易深远，

人所难识耳”，拒绝修改。③然而我们却不无诧异地发现，如果将《伊川画像赞》的文字用于描述

朱熹本人的话，竟是那么的相称。这充分表明二人思想学术的渊源关系和气质的相近。

朱熹一系列人物画像赞在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由画像、画像赞而引起的宋代道统传承

和道学谱系问题，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清人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之《六先生》条日：“朱文公

有《六先生赞》，谓濂溪、明道、伊川、横渠、康节、涑水也。端平初，常熟令王焓于县学建六先生祠，

祀濂溪、横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轩。淳j；占辛丑，命州、县学各建六先生祠。其后有称九先生者，

则六人之外增康节、涑水、东莱也。”④表明在朱熹去世后的南宋后期，随着朱子学派的壮大和正

统地位的确立，人们需要对传承道统的圣贤顶礼膜拜，于是就到朱熹那里去找寻依据。但朱熹本

人的思想始终处于发展之中，不同时期的看法有所不同，包括对北宋道统传承人物的确认。此

外，儒家道统到了南宋该如何继续传承，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于是后世就有了各种各样的

理解。如宋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常熟县学供奉的六先生，虽然数量上与朱熹所谓“六先

生”相同，但却是将北宋的康节、涑水二人换成了南宋的晦庵、南轩，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确定理

宗淳佑辛丑元年(1241)各州县学所建六先生祠供奉的是哪几位。至于后来供奉的九先生，显然

是受了朱熹的影响，由朱熹《六先生画象赞》中的六位北宋道学先生，加上南宋道学代表人物朱

熹、吕祖谦、张械，共同组成了“九先生”，这九人都是朱熹撰写过画像赞的，也是有可能自南宋以

①《近思录》卷14，第355页。

②[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3，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3页。

③朱熹：《答方伯谟》书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2015页。

④[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从钱著另一《六先生》条可

知，以上记载出于《琴川志》及《玉峰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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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直有画像流传的。

供奉祭祀“九先生”的做法在元代至明初都很流行，元人薛有谅有《九先生祠上梁文》，所谓

“九先生”即指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司马文正、南轩、吕太史、朱晦庵九人，并认为“至朱晦

庵，始为大备”，“历于千载，实为九人”。①明初大儒宋濂有《宋九贤遗像记》，在详细描述濂溪周

子、程子、伊川程子、康节邵子、横渠张子、温国公司马子、晦庵朱子、南轩张子、东莱吕子九人的具

体相貌后说：“天生九贤，盖将以兴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无以寄其遐情，辄因

世传家庙像影，参以诸家所载，作《九贤遗像记》。时而观之，则夫道德冲和之容，俨然于心目之

间，至欲执鞭从之有不可得。”②宋濂侧重在诸贤外貌的生动描写，以至于后人将这篇《宋九贤遗

像记》归为小说之列，但依然显现了朱熹的巨大影响，让我们想起朱熹那些意味深长的画像赞。

四、结 语

传统儒学思想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崭新的面貌，道统被重新建构，宋代道学谱系也逐渐清晰起

来，而最终朱子学派取得了领导地位。我们在慨叹历史为何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时候，应该明白

个中原因其实是十分复杂的，必然的偶然的因素均或存在，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通过阅读古代丰富的文献典籍，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特别是探寻那些意味

深长的历史细节，或许可以从中发现某些被忽略的重要方面。

相比同时代人，朱熹的知识构成是健全的，思维是敏捷的，感受力是丰富的，行动也是果敢

的。正如他充分运用当时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大量编刻儒家典籍以推广其思想文化主张一

样③，他也成功地运用绘画艺术方式促进了道学系统的建立和儒学思想的昌明光大。

人物肖像画在宋代秉承了古代绘画传统而呈现出特别兴盛的局面，出现一批画像高手。写

真传神成为士大夫乐于参与其中的一件事情，虽然他们大多不能亲自作画，但却热衷于撰写画像

赞。画像以及与此相结合的画像赞充分满足了士人自我审视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成为他们之间

相互品评的绝好方式。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家通过画像和画像赞的形式，揽镜自鉴，彼此打

量，深化了自我认知和自我反省，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道学群体的认同感。不仅如此，他们还充

分意识到图像所特有的宣传感化作用，在青年学子聚集的书院学府中摹刻、摆放北宋著名道学家

画像，再配以精心撰就的画像赞文，使得儒学思想和道学传统深入人心。

图像可以证史，图像本身就是历史，甚至可以成为思考的一种方式，配以画像赞或题诗的中

国传统绘画方式进一步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朱熹《六先生画象赞》与其《伊洛渊源录》、《近思录》

等著作一道，体现了他对宋代道统传承的思考，而以朱熹为首的南宋道学家的一系列自题画像赞

及他人画像赞，为后世展示了“圣贤气象”的生动范本。即使众多画像在历史长河中湮没无存，但

我们依然无法忽视它们曾经的存在以及在思想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朱剑)

①薛有谅：《九先生祠上梁文》，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55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②[明]宋濂撰、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10页。

③拙文《朱熹刻书的特色》(《艺衡》第三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0一45页)论述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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